
第一章 和離開展新事業 

高和暢在和離書上蓋下手印——她這個不得丈夫葉明通心意，嫌棄到新婚之夜都

分房睡的掛名少奶奶，終於從葉家分出來了。 

很好，這是她穿越以來幹的第一件大事，恢復自由之身。 

唯一麻煩的是高家在京城有名望，不願意接回這個丟臉的女兒，所以她只好暫時

住在喜來客棧裡。 

所幸嫁妝不少，高和暢讓大丫頭春花全拿去當了，那些珠寶玉器、香料布匹，她

都不需要，對於一個移民人士，現銀才是安全感。 

當然，奶娘郝嬤嬤跟大丫頭春花、秋月都覺得她不太一樣了，當然不一樣，她可

是二十一世紀的服裝設計師，接過無數連續劇跟電影的案子，獨立又自主，曾經

兩度入圍金馬，三度入圍金鐘，哪像原主那麼蠢，只會一哭二鬧三上吊，最後一

次假意懸梁真把自己弄死了，前生已經住進安寧病房的高和暢就這樣穿越過來。 

有驚駭，有錯愕，但能再活一次還是好的。 

她雖然沒經歷過原主的人生，卻是在穿越之中「看」到了完整的十八年，甚至連

原主喜歡什麼都知道，郝嬤嬤跟春花秋月只當她生死關頭走一回，終於想開，都

替她高興，古代人心思單純，也沒想到有未來之人會穿越來此，對她們來說，小

姐還是小姐，只是終於想通了，高興都來不及，哪會懷疑。 

高和暢前生在安寧病房已經住了三個月有餘，從全身疼痛動彈不得到手腳活動自

如，那是大喜過望，沒有大病過都不知道能自己刷牙洗臉是多幸福的事情，沒水

沒電？小意思，她真的不介意。 

住進喜來客棧的第六日，春花終於把她所有的嫁妝典當完畢，一共得銀二百五十

兩，加上她原有的現銀，莫約六百兩。 

古代一兩已經是五口之家一個月的生活費，六百兩可以過得很不錯，也可以找個

媒婆幫自己相個讀書人再婚，嫁妝如此豐厚，很多苦哈哈的讀書人求之不得。 

郝嬤嬤苦口婆心，「小姐才十八歲，又沒跟前姑爺圓房，要再成親還是很好找對

象的，找個不會打人的讀書人安穩過日，生幾個娃，將來老了才有人奉養。」 

高和暢只是笑，她對郝嬤嬤有原主的記憶，覺得親切，覺得溫暖，但是她不想盲

婚啞嫁，經歷過自由戀愛，她覺得靈魂的共震比門當戶對還重要，還有，古代人

標準也太低了吧，不會打人就算好男人了。 

她可是二十一世紀的獨立女性啊，「不打人」是身為一個人的基本認知，絕對不

是優勢，不過看來古代的家庭暴力問題還是蠻嚴重的，不打人居然可以拿來當成

說嘴條件？ 

老了有人奉養這個也不太行，她不認同養兒防老，養孩子應該是一段驚奇旅程，

父母跟孩子共同成長，絕對不是因為自己想要安享晚年，所以製造一個孩子來養

老，這樣太不負責任了。 

不過高和暢也沒想過要跟郝嬤嬤還是春花秋月溝通，她們就是在那樣的社會氛圍

下長大，會那樣想很正常，就像自己一樣，都無法改變。 

六百兩是不少了，但喜來客棧收費不低，坐吃山空也不是辦法，高和暢就想著要



做生意。 

這個朝代沒在她學過的歷史裡出現，叫做東瑞國，不知道全國狀況怎麼樣，但京

城作為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中心，富庶不在話下。 

雖然是千年以前，但所用物品都十分精緻，被子是錦繡塞棉，枕頭是茶葉枕，枕

上去就有清香，十分好眠。 

桌椅美人榻都是紫檀所做，價值不菲，茶水壺杯是青花瓷，上面有山水圖案，壺

跟杯成一套，放在一起看別有一番趣味。 

最讓高和暢高興的是這個東瑞國女子地位高，民風開放，女子出門不但不用戴帷

帽，女掌櫃也大有人在。 

喜來客棧附近的焦家畫室、千字書庫、京華金釵等等都是女掌櫃，不但出來接待

客人，還上商會跟幾個大男人一起談生意，一起吃飯，京城人說起這幾個女掌櫃

都是一個讚，沒人會覺得女子不該拋頭露面。 

高和暢覺得很好，因為她不能接受在深宅看著一方小天空到老到死，她前生已經

只看著安寧病房的窗外天空，這輩子，絕對不要這樣，她是知名服裝設計師，她

還有好多理想未完成，她想幫女子設計出漂亮的衣服，不管她在哪個時代，哪個

地方。 

而且還有一個很實際的問題，她需要錢。 

因為安全問題，高和暢暫時不考慮自己買個小宅子，古代沒保安系統，小偷什麼

時候會進來不知道，盜匪什麼時候會進來不知道，少則損失財物，重則賠上一條

命，還是住客棧保險點，可是相對的花費就多了，加上是單獨包間的天字號房，

包一個月要三兩銀子，她不趕緊賺錢，幾年後就付不出房錢。 

做什麼好呢？當然是做服裝，她的老本行。 

她本來就是服裝設計師，自己就能想出很多衣服款式跟剪裁，穿越到這裡更是大

大的佔了便宜——唐朝的衣服那麼美，漢朝的衣服那麼美，可是這東瑞國完全不

知道，只要她畫幾套唐裝漢服，那還不把京城閨秀迷得不要不要的。 

她還有古馳，還有香奈兒，還有好多品牌可以參考創意。 

生存比較重要，高和暢也沒辦法想太多了，而且她還有一個私心，這萬一京城也

有跟她一樣穿越而來的人，他們還能藉著這些衣服相認，一起聊聊愛黛兒的最新

專輯，或者聊聊灌籃高手還是鬼滅之刃，那不挺好的。 

財物自由了，人生當然就自由了。 

找一個好看的小郎君成親生子，女主外，男主內，她是家中大爺，她說了算，她

負責賺錢養家，小郎君負責美貌如花——這樣想，日子真是美滋滋。 

 

 

高和暢花了兩個月畫出十套漢服，由於鎖定客層是大家閨秀，所以圖案格外精緻，

鳥雀鶴鳳，躍然紙上，閨秀是不缺錢的，缺的是能讓她們一見鍾情的漂亮衣服。 

蟬冠朱衣，方心曲領，玉珮朱履之為漢服也。 

漢服又稱三重衣，看起來十分華貴，東瑞國肯定沒想到衣領能以這樣的方式呈現，



畫完了，自己也覺得很滿意。 

郝嬤嬤看了十分驚訝，小姐雖然以前也畫畫，但都是畫觀音或者山水，這次居然

畫起肖像，這些肖像的衣服都十分好看，她活了這把年紀也沒看過這樣的衣服，

衣領居然一重一重的，太精緻了。 

郝嬤嬤不懂太多，但看到自家小姐振作總是好事，小姐以前太愛鬧事了，那次假

意懸梁被救下後，大夫都說沒命了卻又突然坐起來，嚇了她們好大一跳，但總歸

是好事啊，自己從小奶大的小姐，郝嬤嬤無論如何捨不得，又見小姐終於懂事，

知道不要哭鬧，內心也只有安慰而已，果然歷經一劫，長大了不少。 

葉家跟高家是指腹為婚，兩家老爺是世交，鐵打一樣的兄弟情誼，原本葉明通也

是同意娶小姐的，兩家來往一直都不錯，卻沒想到大喜之日，葉明通那懷孕的通

房綠水跑到喜房來問候主母，小姐被這種挑釁給激怒，當下就命人把綠水打死，

兩家下人沒人敢打，雖然只是個懷孕的通房，但葉家可是三代單傳，就算生出來

的是女兒那也是功勞。 

後來小姐見使喚不動人，自己動手，拿起繡墩就砸破了綠水的頭，又用腳猛踹綠

水的肚子，就這樣一屍兩命。 

葉家跟高家都有頭有臉，丟不起人，葉家就算心疼還沒出生的孩子，也不可能為

了一個下人就把婚禮叫停。 

喜宴的時間很長，長到小姐打死綠水，又把喜房清理乾淨。 

郝嬤嬤也覺得不好，綠水是仗勢欺人，但畢竟只是個通房，日後慢慢收拾就是，

不用在自己大婚之日把人打死，多晦氣。 

然後小姐迎來了漫長的夜——姑爺葉明通知道綠水死了，宴席散了後就到書房，

沒踏入喜房一步，隔天早上倒是來偕同小姐去拜公婆了。 

對於綠水懷孕，葉家上上下下都高興，卻沒想到一娶媳婦，孫子就沒了，所以對

這媳婦也熱絡不起來。 

小姐就這樣在葉家住下，因為打死綠水的關係，公公婆婆不喜歡她，封太君更是

厭惡的不願見她，姑爺每晚睡在書房，他也不打小姐，也不罵小姐，三日回門，

初二回娘家都陪著，但就是不進房，成婚三年，小姐就像守活寡。 

其間姑爺葉明通的兩個大丫頭綠意跟綠歡先後懷孕，葉家卻是知道的當下就把人

挪到封太君的院子去了，綠意與綠歡大門不出，所有吃食都在封太君的院子烹煮，

小姐幾度想下手都沒有辦法。 

讓郝嬤嬤說，小姐真的瘋魔了。 

男子漢大丈夫，三妻四妾怎麼了，庶生嫡前怎麼了，小姐是正妻，她的兒子就是

嫡子，這點永遠不會改變，根本不用害怕一個小小通房，葉家是有規矩了，懷孕

了也沒給名分，這還不夠給小姐面子嗎？偏偏小姐嫉妒心重，說嫡子必須就是嫡

長，郝嬤嬤勸也勸了，哄也哄了，可是真沒辦法，她只是個奶娘，小姐不用聽她

的。 

然後綠意先生了一個兒子，綠歡也生了一個兒子，葉家大喜過望，洗三百日都請

客，甚至花重金上玉佛山請住持賜名，小姐身為嫡母，拒絕出席洗三，拒絕出席



百日，當然也拒絕上玉佛山求名。 

但葉家不在乎這個孫媳婦了，三代單傳的葉家已經有了兩個曾孫，而且都白胖活

潑，封太君喝了姨娘茶，綠意從此是伍姨娘，綠歡從此是余姨娘，葉明通的書苑

有兩個小跨院，剛好給她們住。 

郝嬤嬤記得，消息傳出來時，小姐氣得快發瘋，砸毀了所有能砸的東西，還去問

了官媒，這樣的姨娘可合乎規矩？ 

官媒說沒喝主母茶，那就不算，這是東瑞國保障正妻的律法之一。 

小姐居然狀告府尹，葉家沒經過主母同意就收姨娘。 

於是伍姨娘又成了綠意，余姨娘又成了綠歡，但也只是稱呼上改變，生活上還是

沒變，而且封太君因為覺得沒面子，主動讓伍家跟余家去除奴籍，另外給了一大

筆安家銀，讓他們在外獨立。 

綠意跟綠歡的報答也很直接，生兒子不到半年又雙雙懷孕了。 

葉家就是當小姐不存在，她要吵要瘋隨她去，總之不要理她就好。 

小姐在葉家四面楚歌。郝嬤嬤看著心疼，卻又無可奈何，小姐這從小被太太寵壞

的驕縱性子，在娘家這樣也就算了，在夫家這樣萬萬不成的。 

綠意跟綠歡又各自生了兒子，子嗣單薄的葉家，短短三年添了四個男娃。 

小姐只會哭，只會鬧，常常跑到姑爺的書苑前大吵，書苑的守門婆子力氣很大，

每次都能把小姐擋下來，在葉家誰不知道，誰都可以進大爺的書苑，就是大奶奶

不行。 

後來，葉家的管事鞏娘子給出了主意，讓小姐假意自盡，姑爺就算不憐愛也不好

再這樣不給面子，人命都拿出來拚搏了，沒人會不心軟的。 

郝嬤嬤覺得不妥，弄不好萬一成真了怎麼辦，鞏娘子卻說只要好好練習，不會成

真的，大爺也沒那麼狠，真的無動於衷。 

也不知道鞏娘子的嘴那樣巧，哄得小姐信了，在秋日天寒跳入湖中，雖然下人已

經很快救起，但還是著了涼，發燒好幾日，姑爺來看了一次。 

讓郝嬤嬤說，姑爺根本就不該來，不來小姐就死心了，來了那麼一次，小姐以為

尋死有用，所以在葉家的最後半年，十天半個月就要尋死一次，姑爺原本還會來

看看，後來大概也明白是做戲，就不來了。 

最後一次就是懸梁。 

郝嬤嬤都不知道鞏娘子怎麼說服小姐同意的，總之小姐做了這件危險的事情，而

且一度氣絕，郝嬤嬤當時一直覺得鞏娘子是受封太君支使，想辦法讓小姐從葉家

消失，為了四個娃兒能平安長大著想，把狠毒嫡母趕出去是釜底抽薪的方法。 

看著沒氣的小姐，郝嬤嬤很傷心，小姐是糊塗，但還是她從小奶大的小姐，雖然

有點僭越，但郝嬤嬤是把小姐當成自己女兒疼的，看到她因為新婚之夜的一個錯

誤，步步錯到丟了自己的命，才十八歲，怎能不讓人心痛。 

所幸小姐活過來了，還想開了，雖然成了下堂妻，但京城下堂的女子多了去，下

堂又怎麼了，讓她說啊，小姐就該趁年輕貌美時趕緊再嫁人生下孩子才是正經。 

 



 

八月十八，九天玄女誕辰，可是好日子。 

秋高氣爽，太陽舒服得不得了。 

高和暢前生不信鬼神，穿越後相信了神佛，開始迷信起來，「賣衣服樣式」可是

足以改變命運的大事，所以特意等了個好日子，九天玄女法力無邊，肯定能保佑

她生意談得順順利利。 

早上捻完香，讓春花秋月各抱著五卷畫軸，就上了跟喜來客棧租借的馬車。 

去的地方她也早早打聽好了，城中的百善織坊。 

百善織坊是百年老鋪，主人家姓褚，在東瑞國已經開了上百家分鋪，城中店是發

家店，一直維持百年前的格局。 

比起後來展店的鋪子，發家鋪當然不大，可卻是最受重視的，什麼好東西都先在

城中店販售，京城的大戶小姐都知道，城中的百善織坊有最好的東西。 

原主以前也愛在百善織坊買東西，可惜嫉妒心太強，惹得葉明通不喜，就算穿得

再漂亮丈夫也不會多看一眼。 

十八歲就死了，說起來是很可惜的。高和暢想，自己一定要好好的走完這趟人生，

才不枉老天爺給她的第二次機會。 

馬車轆轆向前，過了莫約一個時辰，車伕停了下來，「高小姐，百善織坊到了。」 

高和暢並不嬌貴，自己跳下了馬車，春花秋月抱著畫軸也連忙下來。 

百善織坊，生意好得不得了。 

秋日融融的太陽底下，暖風吹拂，高和暢看著那塊斑駁的百年招牌，心想，自己

也要在古代創一番事業，庇佑子孫至百年。 

想著想著，忍不住挺起胸膛，首先，要把畫軸賣出去才可以。 

帶著春花秋月踏入了百善織坊，馬上有個胖娘子迎面而來，笑容滿面，「小姐要

點什麼？我們剛剛進了一匹狐狸斗篷，可是秋天最肥美的季節打下來的，冬天穿

肯定保暖，小姐要不要看一看？」 

高和暢微笑，「我找掌櫃。」 

胖娘子在百善織坊已經待了十幾年，知道什麼樣的人都會有，於是笑說：「那小

姐等等，請問貴姓？」 

「我姓高。」 

胖娘子說了句稍候便往內堂去了，很快的領了個留著八字鬍的中年人出來，就見

胖娘子對中年人比畫了一下，中年人點點頭。 

「高小姐。」八字鬍的人走過來，主動自我介紹，「敝姓孫，是百善織坊現在的

掌櫃，還不知道高小姐要相詢什麼事情？」 

「我有幾張畫，想讓孫掌櫃看看。」 

孫掌櫃不明所以，但生意人總是和氣為上，還是笑著說話，「高小姐誤會了，我

們這裡是賣布料，成衣的地方，畫畫要往隔壁幾家，有個洪家畫鋪。」 

高和暢心裡念了自己一句，是自己沒說清楚，「我畫了幾款衣服，想請孫掌櫃過

目。」 



孫掌櫃眉毛一挑，這他可見多了，一個月總有那麼幾個，但都很普通，那些設計

出來的衣服他們的繡娘就能做，何必買圖。不過百善織坊是老店，家主說了要謙

虛，反正看一幅畫也不需要多少時間，好歹自己親自過目，讓這位高小姐死心，

也免得說他們百善織坊店大欺人。 

孫掌櫃於是把高和暢引到櫃檯邊，「那敝人就在這裡看了。」 

春花連忙遞過一卷。 

孫掌櫃打開，原本只是抱持著「讓對方死心」的心態做做樣子，卻在捲軸攤開到

底的瞬間忍不住咦了出來。 

這是什麼？怎麼有衣裳這樣華麗？ 

領子居然能做成一重一重的，好特別，還有這種三層環繞的裙子，綴以荷葉邊，

說不出的俏皮可愛。 

顏色用的是藕荷衣裙，青蓮色腰帶，更顯得纖腰不盈一握。 

孫掌櫃的眉毛一動一動的，這衣裳很適合大家閨秀穿著出席春宴，賞牡丹，賞十

八學士什麼的，都很合適。 

春暖時節，綠葉扶疏，花朵爭豔，穿著藕荷色最顯眼不過，既不同滿庭紅綠，又

不會顯得突兀，妙啊！ 

高和暢生前跟無數電視金主打交道，自然看懂孫掌櫃的表情變化，知道這是有戲

了，內心忍不住高興。 

孫掌櫃抬起頭笑說：「這樣吧，我一張畫五兩收，買斷，高小姐可不能再拿這圖

案給別家。」 

高和暢想，她的漢唐知識可不只這些銀子啊，於是伸手把畫捲起，「五兩我不賣。」 

孫掌櫃也知道是低了，但做生意本來就這樣，先給低價格，再給適當的價格，對

方就能接受了，於是道：「那十兩吧。」 

他本來的心理價位就是十兩。 

「這樣吧，我把這卷畫軸留下，掌櫃的給主人家看一下，主人家要是願意跟我談，

價錢再商量，如果主人家覺得不值得跟我談，那畫我也不取回了，當謝謝孫掌櫃

白忙一場。」 

孫掌櫃噎住，他快四十歲的人了，沒想到一個小姑娘說話這樣老練，於是道：「高

小姐等等，我家大爺正好今日來看帳本，我拿進去給大爺看看，不過大爺一向挑

剔，我不保證大爺會見高小姐。」 

高和暢聞言喜道：「我明白，辛苦您啦。」 

孫掌櫃拿著畫軸進內堂後，秋月立即說了，「小姐，萬一這孫掌櫃貪小便宜，沒

把畫軸給主人家看，我們也不知道啊，這樣他就白白賺了一套衣裳呢。」 

高和暢心情好，笑著跟秋月解釋，「百善織坊是老鋪子，發家店的掌櫃肯定是挑

過又挑，不會這樣的，百善織坊要是貪小便宜，早沒人把衣服樣式送過來了。」 

秋月不敢頂撞小姐，於是討好說：「小姐可真有本事，一張圖案畫兩天，孫掌櫃

願意出十兩買，這樣下去郝嬤嬤也不用擔心了，她總煩惱小姐把錢花完，然後我

們四人被趕去睡大街。」 



秋月原本也跟郝嬤嬤一樣想法，待見到小姐一張畫可以賣十兩她還不賣時終於放

心下來。 

高和暢一陣好笑，「放心，我在一日，不會讓妳們睡街上的。」 

很快的，孫掌櫃掀開珠簾出來，滿臉堆歡，「我家大爺請高小姐入內一敘。」 

高和暢就知道，能代表褚家出來做事的一定有眼光，漢服這麼美，一張畫十兩實

在太便宜了。 

孫掌櫃在前面引路，穿過小小的內廊，然後是天井，中央種著一棵大樹，大概要

三四人環抱才能圍住，百年前可能只是一株普通樹種，經過百年就成了成蔭大樹。 

二進的屋子前有這樣一棵大樹，夏天也不會熱。 

孫掌櫃帶頭，踏入二進中央的大屋。 

秋日天氣好，格扇沒關。 

高和暢來之前自然多方打聽，將百善織坊的十八代祖宗都摸清楚了，現在褚家掌

家的是褚老爺，主要掌管棉田、桑田、染坊等事物，每年會去江南兩三趟，至於

布莊已經於兩年前全數交給嫡長子褚嘉言負責，褚嘉言今年二十歲。 

褚嘉言十七歲時曾經要成親，但祖父卻突然過世，於是開始守孝，已經訂親的莊

小姐不想過門就當守喪媳婦，不願熱孝成婚，於是雙方退回婚書，莊小姐很快的

另嫁，褚嘉言就這樣耽擱下來，算算他年底就能出孝了。 

褚家家規，除了嫡長一脈外，其餘三十歲須分家，分家銀看當家主母心意，給多

了是情意，給少了是道理，總之不可埋怨。 

褚太太膝下生有二十歲的褚嘉言，未婚，十八歲的褚嘉忠因為趁著熱孝期娶了大

一歲的表姊，現在膝下已經有一個嫡子。 

高和暢覺得古代商家教育孩子還是可以的，二十歲放在現代搞不好都還要爸媽接

送上學，但是在古代已經負擔起家族事業。 

褚嘉言雖然會投胎，但本事還是有，他兩年前接手布莊，這段日子以來已經擴店

三家，算是很不錯的成績。 

「大爺，高小姐請來了。」孫掌櫃給介紹，「高小姐，這是我們褚家現在的掌家

大爺，什麼事情都能作主。」 

高和暢就看到傳說中的褚嘉言從書桌後面走出來，她覺得自己好庸俗，但她就是

眼前一亮。 

以前因為工作關係看過無數明星，都沒現在這種感覺，她覺得這褚大爺周身有一

種氛圍，玉樹臨風、文質彬彬……這些好像都不夠說明她現在的感覺。 

他很不一樣，不只好看，還有一種氣度。 

高和暢後悔沒有好好讀書，她現在找不出完美的形容詞來形容眼前的褚大爺，充

分體會什麼叫做書到用時方恨少。 

褚嘉言開口，表情溫和，「我看過高小姐的畫了，服裝款式確實奇妙，亦前所未

見，我自問已經看過上萬畫軸，卻是沒看過這等服飾，敢問高小姐，這些設計叫

什麼名字？」 

這可是高和暢的老本行，對於做過古裝大戲的服裝指導來說，跟個沒見過漢服的



人說名稱，小事一樁，於是讓春花秋月把十張捲軸都打開，說了起來。 

這叫三重衣，深衣，襦裙，束腰，大袖。 

這圖案是花跟瓜組成，叫做瓜瓞綿綿。 

葡萄，多子多孫。 

佛手，意欲福手，象徵福氣。 

一套一套解釋下來，所有的組成，圖案、顏色都有不同意思，說完十套已經過了

兩刻鐘。 

高和暢侃侃而談，態度自信、胸有丘壑的樣子神采奕奕——看在褚嘉言眼中，那

是十分特別了。 

東瑞國女性地位高，女商人不在少數，他也跟很多女子打過交道，但她們不是繼

承夫業的無知小白花，就是繼承父業咄咄逼人的女商賈，她們不是想依附他就是

想說服他，很少人能好好說話表達自己的想法，褚嘉言想，自己行商這幾年來，

這高小姐好像是唯一一個單純表達自己想法，讓他決定接不接受的人。 

他覺得這樣很好，男人女人沒有誰比較高尚，互相尊重就是了。 

這十張衣服繪圖真的是上品，而且這高小姐似乎很懂得成衣，現在雖然是秋天，

但衣服都是領先半年開始，一套衣裙要做十天半個月，現在要做的都是春天的款

式，沒人等到春天才做，那樣一定來不及。 

「不知道高小姐師承何派？」 

「我師承異域畫師，她在高家住了十年，教會我許多東西，直到我十五歲她才回

鄉。」 

高和暢來之前已經想好說法，並且事先告知奶娘丫鬟們這樣說才好談生意，因此

當她說出這話時旁邊的幾人都面色如常，而郝嬤嬤與兩丫鬟從來也沒覺得自家小

姐會畫那麼厲害的圖很奇怪，只以為是大難不死後她開竅了，把心思全都用在掙

錢上，而且還對這方面特別有天分。 

褚嘉言臉上滿是惋惜，「實在太可惜了。」 

高和暢連忙說：「不可惜，我師父已經將一身本事傳授給我，師父會的我都會，

褚大爺見我老師跟我是一樣的。」 

褚嘉言莞爾，「我聽孫掌櫃說了，以十兩買畫，高小姐不願，十兩確實低了，這

樣吧，我出三十兩，以後高小姐有畫就拿來百善織坊，都以三十兩計價。」 

高和暢知道三十兩已經是極好的價格，普通人家可以過上兩年日子，但這不是她

想的，「我有個主意，褚大爺聽聽成不成？」 

褚嘉言愛才，見這畫軸如獲至寶，自然對高和暢高看一眼，「高小姐請說。」 

「我這十捲畫軸全數放在百善織坊，繡坊怎麼賣我不管，但我要淨利的至少十分

之一，假設一款衣服淨賺兩百兩，那我就要二十兩，假設淨賺三百兩，那我要三

十兩，不知道褚大爺可願意？」 

褚嘉言一怔，這是想抽成來著，也不是不行，做生意不能只看人家抽的部分，也

要看自己賣的部分，對方抽的越多，代表自己也賺得越多，不過他們做成衣款式，

通常是買斷圖案，第一次有人跟他談抽成，十分少見。 



他是嫡長嫡孫，從小被嚴格教育，很少人能這樣跟他討價還價，倒是覺得新鮮，

「如此一來，賺賠都由我說了算，高小姐不怕我弄一本假帳糊弄妳？」 

高和暢一聽就知道他是同意了，「百善織坊百年老鋪，自然是誠信為主，才能多

年屹立不搖，褚大爺都同意了，我還怕什麼？」 

這番話捧得恰到好處，褚嘉言微微一笑，當下定下合約。 

簽字時才知道眼前的姑娘叫做高和暢，住在喜來客棧天字號房——雖然不住家裡

有點奇怪，但他沒探人隱私的習慣，人生在世，總有不得已的時候，不需要對別

人刨根究底，那是身為一個人基本的禮貌。 

和暢，名字倒是不錯。 

蘭亭集序云：天朗氣清，惠風和暢。 

甚好。 

 


